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      1954 年，我开始进上海戏校学昆曲，从那时起到今天整整 55 年
了，昆曲在我的脑海中，一直就有两个字在那儿悬着——抢救。抢
救了 55 年，还要抢救下去，再过 5 年，就一个甲子了，可见这个抢
救非同一般，可见这个抢救真不那么容易。 
    我做过一个调查，苏州全福班在“大先生”沈月泉时代，整个全
福班会演的戏有 800 多出，沈月泉一个人肚子里的戏也有几百出
吧；到了他们培养出传字辈时，后者掌握的约 500 出；1949 年后，
像我这样的完全从传字辈老师那里学戏的，比如上昆的华文漪、岳
美缇、梁谷音等，我们会的戏约 250 出，其中有 20 多出还不是向传
字辈老师学来的，是向一些京剧老师学来的，扣掉这些，我们学下
来的就 230 出左右；传到今天，现在可以演的不会超过 150 出。 
    传一代，减一半，越传越少。为什么？我们当年学戏时，能见到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   如今的青年演员普遍聪明，接受能力比我们当年学戏那时要强得
多，但吃苦耐劳的劲头儿不如我们。我觉得，搞艺术的，做昆曲
的，无捷径可走，就是勤学苦练。《长生殿》里的唐明皇可以说是
昆曲大官生中 累的一出，一场戏我常常连演带唱近 3 个小时，好
多学生也向我讨教，怎么能唱下来，我就告诉他们，如果你们肯下























昆曲的这份荣耀，对于离今天 近的 200 年中，昆曲 衰落的时代
中，那些坚守者而言，是怎样的一种安慰和振奋啊。 










    第一个数字，19 岁—35 岁的观众占了所有观众的 67%；这个数字
我听到时，愣了好久，不相信啊，年轻观众会有这么多。第二个数
字，大学文化水平的占了所有观众的 97%，10 个观众里有 9 个大学
生啊。 
















丛：  我今年 78 岁了，从小学昆曲时，是学武生、老生，北方昆曲
剧院成立后，改小生了。1984 年—1992 年，担任北昆院长，61 岁
那年离休，但一直没有离开过昆曲舞台。今年的第四届昆剧节与上
一届相比，有不同之处。我有几个想法，愿与大家分享。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   也有极简的舞美，比如江苏省昆剧院的《绿牡丹》，背景就用了
三幅水墨面来交替表现，只用了 6000 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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丛：也许我这样说有点夸张，但我很害怕，我很怕传统戏曲的本体
和精髓，那些艺术上的灵魂被花里胡哨的包装给掩盖了。昆曲的
“非物质性”就在于人的表演艺术，这是 精要的部分，同时也是
容易失传的部分。 
我们今天说，梅兰芳先生的富贵气、俞振飞先生的书卷气，观众看
得到，学生也明白，学下来能唱会演了，可是灵魂却不见了。 
 
洪：有时候觉得年轻演员总感觉不那么好，就是因为灵魂没有抓
到。 
 
丛：那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？剧团要生存，要票房，靠传统折子
戏票房不行。所以，我觉得不要把传承的任务完全压给剧团。能不
能每年在北京集中 好的几位老师，全国各个院团的演员采取集中
学习的传承模式，把老师肚里的戏传下来。这样也给了剧团谋生存
求发展更多的空间。 
 
朱栋霖：在以传统剧目为主的本届昆剧节上，中青年演员的表现可
圈可点。北昆《西厢记》的男女主角王振义、魏春荣可以说是恰如
其分地 
 
 
 
